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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media is a technical revolution in public diplomacy activities. Social media can provide vast 
numbers of user data for public diplomacy with its own advantages. One country can track in real 
time the diplomatic ideas and attitude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its own diplomatic activity development. However, taking us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diplomacy has not been popularized in most countries at present. How to grasp the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media and recognize the change of public diplomacy activities will be a 
beginning and a key of public diplomacy activities in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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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化媒体对公共外交活动是一次技术性的革命，社会化媒体凭借自身的优势为公共外交提供海量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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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据，一国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外交观念与态度实时监测，同时为本国外交活动发展提供支持。但是目

前利用社会化媒体开展公共外交还未在大部分国家普及。把握社会化媒体的传播特点，认清社会化媒体

对公共外交活动带来的变革将是一国实施社会化媒体公共外交的关键与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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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设备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与应用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逐渐引起关注。国

际关系领域的社会化媒体发展与应用已经成为多数发达国家外交活动的重要工具，但是在发展中国家，

公共外交活动仍然较为保守。传统环境下的粗放型、单一性的外交手段和大数据技术背景下的信息社会

显得格格不入，利用社会化媒体为国家公共外交寻找新的出路是当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拥有全球最多

互联网用户信息数据的中国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的外交新课题。 

2. 社会化媒体的含义及其传播特点 

社会化媒体一词来源于英文词组“Social Media”，目前这一概念已经被广泛使用。普遍认为，社会

化媒体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学者 Antony Mayfield 的名为《What Is Social Media》(什么是社会化媒体)的
电子书中。这本书对社会化媒体这一概念做出了全面清晰的介绍。作者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一种给予用户

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有 6 种基本形式，分别是博客、维基、播客、论坛、社交网络和内容社

区。并在书中对这几种媒体形式做了深入分析[1]。 
社会化媒体下的国家外交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传统媒体时代，国家之间仅凭借外交机构以

往的经验及有限的资料做出的判决难免有失客观与公允。社会化媒体依托大数据背景，外交活动以社会

化媒体平台上活跃的所有用户数据为基础，外交活动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经验性、单一性判断，多元化、

客观性的外交决策更具有说服力。 

3.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与冲击 

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化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运用，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国家

推行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工具。有人称这一外交为“推外交”，有人称它为“数字外交”，还有人称它

为“社会化媒体外交”[2]。此处仍定义为“社会化媒体外交”，随着信息处理技术的硬件与软件的快速

发展进步，在大数据技术的强大依托下，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外交事务变得日益复杂，并且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挑战。 

3.1. 外交事务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长 

截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中国已与 172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3]。从 1966 年到 2000 年，中国加入

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从 1个增加到了 50个。中国加入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也从 58个迅速增加到 1257
个[4]。我国的公共外交活动繁多，无疑意味着我国在外交活动中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与国家竞争力，但

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我国奉行的“外交无小事”的外交原则下，我国的外交事务所要处理的信息量

已经呈爆炸式增长。社会化媒体的应用与普及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发展外交事务的必要条件。《纽约时报》

曾指出，社会化媒体外交已成为奥巴马“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5]。可见发达国家在外交活动中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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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媒体的重视，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外交事务更加繁冗，我国的公共外交事务每天

将产生相当庞杂的数据信息量，我国外交部目前已经设立了包括亚洲司、欧洲司等在内的共 29 个组织机

构处理公共外交事务，随着我国外交实力的进一步增强，这一数字仍有增加的趋势。 

3.2. 国际数字鸿沟的生成 

根据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 1999 年在《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

对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做出的定义，认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指拥有获取信息工具的人和未拥

有者之间的差异。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数字鸿沟已经上升到了国际环境中，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国际

关系正在面临着来自数字鸿沟的巨大挑战。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国家公共外交是以海量的数据信息为基础的，国家对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外交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然而，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收集是一项相当繁琐的工作，

互联网上的信息随时都在增加与刷新，对于信息的筛选与存储形成挑战，同时，各国的信息防御系统无

疑对来自国外的信息搜集形成阻力。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将是各国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 

3.3. 国家信息安全与隐私保障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信息交互式的传播特点使网络时代的信息生产量大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时刻，海量

的数据信息对现有的数据安全保障系统提出更高要求。对本身基数庞大且每日数量呈非线性增加的各种

数据信息的安全及保障变得更加困难，信息流出与隐私泄露几率也大大提升。 
首先，基于大数据技术背景下的社会化媒体上每天传递着大量的数据使得用户的个人隐私泄露几率

增加；其次，利用社会化媒体的进行的一系列涉外事务产生的大量数据信息，难以避免不会出现黑客的

恶意攻击；最后，数据信息的存储技术的改进与完善还不能完全跟上数据信息的非线性增长速度，尤其

是国家公共外交信息管理系统的存储设备与技术一旦难以应对数量庞大的外交数据信息，国家信息安全

将会出现漏洞。 

4.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公共外交策略的变革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利用数据与处理技术进行事务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及政府日常工作的新方式。互

联网上的所有信息包括用户的个人态度，都能够以数据化的形式呈现，将数据技术应用于社会化媒体下

的公共外交所荷载的海量信息，对国家公共外交事务将会产生新的变革。 

4.1. 公共外交调研工作的变革 

调研工作是公共外交的基础，也是重中之重。外交调研最重要且最基本的工作环节在于收集资料。

传统媒体环境下，外交调研收集的材料大多来自公开材料。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的外交调研获得的外

交材料并不能完全涵盖我们所需要的关键材料，原因在于，在传统媒体及技术下我们获取材料的方法相

当被动，只能够从对方发布的信息中去寻找需要的资源，而对于潜在资源的挖掘与利用还很匮乏。 
统计抽样是外交调研中常用的社会研究方法，最普遍的方法是问卷调查，调查者通过问卷的发放与

回收，对受访者的意见进行收集统计，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以了解用户的意见和态度。问卷调查对

于社会学问题的研究具有可取之处，但是也存在弊端。首先，问卷调查很难保证每一份问卷的答案质量；

其次，问卷的回收率难以保证；最后，问卷调查结果不具有时效性。这样得出的结论时效性差，说服性

弱。 
外交调研的特点是覆盖面广，时效性要强，准确度要高[6]。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相对于传统的统计

方法，数据挖掘使用的是全部的整体数据，覆盖面更广，根据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具有个人主观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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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或问卷调查中存在的误差，结果更加具有准确性与说服力。同时，外交调研的时效性得到保证，弥补

了传统调研方法的拖延与滞后。面对激烈的国际环境，灵活运用数据分析面对与回应其他国家的挑战，

可以在外交活动中树立本国威信，增加国际话语权。 

4.2. 公共外交预测能力的变革 

在传统媒体时代，数据挖掘与分析水平的限制使公共外交的预测工作举步维艰。决策层只能通过对

收集到的不完整信息的研究与个人的主观判断对公共外交的各项事务进行预测，在这一前提下做出的外

交决策难保其正确性与客观性。在对庞大的公共外交客体——国外公众进行行为预测时，分析话语是主

要方法之一[7]。李塔鲁认为，了解人们最重要的指标在于获知他们关注哪些事情，这使我们能够获取他

们的希望、恐惧、愿望以及他们的价值体系[8]。 
“谷歌流感趋势”是谷歌公司推出的一款可以预测流感的产品。谷歌流感趋势是利用社会化媒体上

用户生产的数据进行预测的一次成功尝试，实际上，这方面成功的案例已经很多，在国家公共外交事务

上，我们同样可以利用本国或外国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搜集到的数据进行趋势预测，当然，相比流感预

测，国际外交事务要更加复杂，但是在进行外交决策时，能够掌握并有效利用社会化媒体数据的国家将

在战略方向、技术成本、形势判断上更胜一筹，在避免外交冲突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宣传本国良好的外交

形象。 

4.3. 公共外交决策的变革 

外交决策是一种对各种外交政策备选方案进行抉择的行为，是一个受多重因素制约影响，包括若干

环节的复杂的动态过程[9]。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决策过程较为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外交决策的制

定与执行并不能保证其科学性与有效性。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外交决策中，包括决策主体、决策客体以及决策方法及应用与传统媒体环境下

的外交决策都不同程度发生了变化。在社会化媒体下进行的外交决策一般具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数据

的收集，经过抽取(extraction)、转换(transformation)和装载(load)，即 ETL 过程，按照规则、分类和相关

性等要素，将收集到的数据合并到数据仓库中[10]。第二步是对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外交决

策过程中，完全可以根据决策需求选取目标类目下的所有数据。第三步是基于前两步对数据的整合与分

析所形成的数据分析成果。 
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公共外交的各个部门都应该为社会化媒体下的外交决策部门让路，通过整

合不同部门的数据丰富数据库资源，壮大外交决策部门可利用的数据基数，从而实现更加理性、可行、

高效的公共外交决策。 

5. 社会化媒体下的公共外交活动建议 

纵观全球的社会化媒体外交的发展情况，发达国家，尤其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已经将社会化媒

体视为公共外交发展的一把利器，并且仍以巨大的投入支撑社会化媒体的公共外交活动。我国在这一方

面则显得尤为落后，在社会化媒体信息量呈井喷式增加的 Web2.0 时代，掌握了数据相当于掌握了外交活

动的主动权，尤其社会化媒体平台的自身优势可以及时监测到国内外民众对外交活动的观点和态度，为

国家制定外交决策提供极大方便。 

5.1. 协调各部门数据库整合数据资源 

所谓数据整合，是对异构资源系统中的异质、异类的数据在逻辑上或物理上有机地集中，提供统一

的表示和操作，以解决多种异构数据资源的互联与共享[11]。外交决策机构对公共外交的现状做出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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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外交活动制定计划与规定时，通过对不同部门和职能机构拥有的数据资源的整合利用，扩充公

共外交数据仓库，可以为公共外交活动带来诸多有利之处。首先，在外交决策机构进行政策制定时，可

以一次同时访问多个数据信息系统；其次，通过整合所有数据资源形成数据集合整体，在新的数据资源

库中，数据实时更新、互补、发现漏洞，保证资源的完整性与稳定性；最后，经过整合形成的数据资源，

由于数据资源与平台的不同，数据的提供与访问多元化发展，为公共外交活动的各种可能性发展提供条

件。 

5.2. 推动社会化媒体的公共外交 

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公共外交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但是在我国通过社会化媒体

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尚处在涉水阶段。发达国家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使国家的外交活

动透明化、互动化、高效化，纷纷取得了良好的外交效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逐渐出现了“推特

外交”(Twiplomacy)这一概念。在推特外交网站最近的 2014 年度报告中，提到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外交部

长及其所在机构在社交媒体上表现活跃，推特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外交网络和通讯工具。 
就我国的外交活动来看，利用社会化媒体仍显得举步维艰，尽管已有许多的政府、企业、领导甚至

公众人物都开通了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公众平台与受众进行积极互动，但是我国的外交机构仍然没有对社

会化媒体公共外交形式予以重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仅要积极利用社会化媒体发展

外交关系，还应该从技术层面出发深度挖掘社会化媒体上国内外民众的舆论表现，在社会化媒体上设置

正面议题，制造热点，树立我国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中良好的外交形象。 

5.3. 推动社会化媒体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监测与预警系统对于公共外交准确把握国际局势判断国家政治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建立公共外交的监测与预警系统，抓取社会化媒体等平台中的公共外交数据，分析外国政府或公众的对

华情绪与行为，由此判定其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我国需要做出的应对措施。 
当前国际局势看似稳定，但是我国的国际压力从未消失。近日“香港反内地游客”事件沸沸扬扬，

国内方面使香港与内地两地政府关系尴尬，香港与内地游客情绪冲突，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对此事的讨论

非常热烈，甚至有网友发起了“撕港澳通行证”的微博话题活动呼吁内地游客不再去香港旅游；国际方

面看，香港反内地游客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内地游客的分流，并且有大量外媒对此事进行报道。这一系列

事件对我国的国际声誉与国际形象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在类似的国际外交事务活动中，国家的预测能力与危机处理能力决定着事态的发展程度，目前来看，

国际上的公共外交预警系统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系统，该监测与预警系统的建立需要巨大的投入和

维护，但是对于一国的公共外交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6. 小结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国家的公共外交活动被重新定义。从外交活动平台、数据挖掘、技术利用，到

决策制定、局势判决、应对策略等多个方面已不再是传统媒体背景下单一的外交活动过程。在发达国家

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社会化媒体的公共外交正在成为外交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发展中

国家，尤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社会化媒体的公共外交活动并未全面展开。社会化媒体的诸

多特性对于公共外交活动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应该参考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社会化媒体公共外交活动的

成功案例，积极应对外交活动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充分发挥我国的大国优势，促进社会化媒体在我国的

公共外交活动中的应用与实践，争取更高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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